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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的崛起和备受关注，是近两年网络

文学发展的明显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现实题材作

品的涌现，更高的要求、更深入的思考也随之产

生：什么是真正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如何理解

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幻想题材与现实主

义对立吗？如何警惕网络文学中的“伪现实”？

现实题材≠现实主义

在网络文学界大力倡导“现实题材”的同时，

“现实主义”也重新成为整个文学界的理论热点，

两个紧密关联的词汇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通用、

滥用，也引起很多作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反思。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论

述，到苏联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已经

成为一个庞大、丰富的理论体系，并且还在继续

衍生、发展。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目前

都存在一种题材优先论的倾向，很多作家和作品

有意无意以“当下生活元素”代“现实题材”，以

“现实题材”代“现实主义”，甚至出现了“现实主

义题材”这种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表述方式。

编剧、导演宋方金认为，首先要区分“题材”

和“主义”两个概念范畴：“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

题材，而是一种态度、一种风格。历史、科幻也可

以拍得非常现实主义。反过来，现实题材也可能

拍得非常架空、虚无、悬浮。”

“不要将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现

实题材是指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及人物故事

是现代的、当下的。它既可以用现实主义手法表

现，也可以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现实主义是一

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可以写现实题材，也可以

写其他题材。”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

崎嵘这样谈到。传统如《红楼梦》，虽然有很多神

话元素，但依然被视作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网

络作家辰东的《遮天》看似写的是玄幻除魔小说，

但其中表现的社会伦理、亲情友情爱情，无不带

有中国社会的现实基因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

关照，也可以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而

有些作品，看似写实，实则不接地气、不懂生活，

也不能被视作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

现实主义与现实题材在概念上的未加区分

导致网络文学界对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界定出

入很大。评论家闫海田在《后玄幻时代的“现实主

义”》里谈到，同样采用“穿越、重生”结构，如果是

“穿越、重生”到的年代比较久远，则被归入历史

类之中，如更俗的《楚臣》写股票投资人翟辛平意

外身亡后，穿越到五代十国时期被“晚红楼”设计

中毒身亡的韩谦身上；如果“穿越、重生”的年代

较近，则会归类到现实类中，如牛凳的《春雷

1979》写“90后”“佛系”青年韩春雷在单位厂房火

灾死后重生到1979年的故事。传统文学界对现实

主义的探讨，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

判，是从文艺理论、创作手法到创作态度的复杂

系统研究，而网络小说对现实题材的倡导，首先

要完成从魔仙、玄幻世界向真实生活的延伸，实

现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

一批网络作家尝试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现实

题材作品，采取“正面强攻”，按照事物的本来规律

来呈现以及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再现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描写互联网行业风起

云涌的《网络英雄传》三部曲；真实反映青年一代支

教山区生活的《明月度关山》；描绘公安干警卧底缉

毒的惊险场景的《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等。对此现

象，陈崎嵘表示，现实题材领域在不断拓宽，不仅数

量上呈现井喷增长，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也不断深

化，作品的艺术水准明显提升。生活面广、真实感

强、艺术感佳、网络人气旺成为共同特征。

穿越、重生、金手指……
也可以展现现实生活

网络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巨大的想象力，玄幻、

修真、仙侠等类型网络小说为读者带来无限快感。

幻想类网络小说也有现实主义吗？金手指等“非现

实主义”元素，可否用于现实题材创作中？

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看来，目

前中国网络小说的多数作品在处理现实题材时

更多的是从满足读者内心的欲望和需要出发，构

建与现实纠缠不清的幻想世界。一些擅长玄幻题

材类型的作家在“超现实”类型小说创作过程中，

增强作品细节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元素，创作一

系列“接地气”的玄幻题材作品。还有一部分玄幻

作家开始转型，进行现实题材创作，包括玄幻作

家唐家三少新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拥抱谎言拥

抱你》，网络悬疑推理作家丁墨的《挚野》等，均将

视角投向现实生活。有些网络作家尝试将“金手

指”“异能”等元素加入现实题材创作中，这已成

为当下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

南派三叔的《南部档案（食人奇荒）》从题材

领域来看应该归入历史或者奇幻题材中，但在其

细节真实度以及所传达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上，

却与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有着精神共鸣。如写到众

人围观“张海盐”被砍头行刑的场景，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阿Q被砍头的经典情节。

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品以当代的社会现

实和日常生活为背景和原型，通过网络文学特殊

的“金手指”基因，“增强”年轻人对现实矛盾、真

实生活、生存状态甚至人生价值的认识。这其中

不乏将现实、玄幻、历史深度结合的作品。这些作

品用幻想添彩，寻求新方式让读者更容易接受现

实，传达时代精神。如疯丢子的《百年家书》，女主

意外穿越到抗战时期，成为一名记者，以其亲身

经历为主线，细腻地描绘了卢沟桥事变、台儿庄

战役等历史事件，深情地刻画出中华民族面临国

家危亡时英勇的抗争精神；还有《夜归人》，描写

现代女法医与民国名律师在历史与现实、时间与

时空交错中发生的爱恋故事，展现出民国时期的

真实生活和国民心态。评论家吴安妮在《“现实”导

向下的网络文学新变》中坦言，这些作品无论是叙

事风格还是素材汲取方面，都打破了传统现实题

材小说的刻板印象，将叙事伦理与现实生活“镜面

反射”，用多样的艺术形式加以修饰，打破现实维

度，创新了传统现实题材小说的作用力。

需要注意的是，滥用“金手指”“重生”等手法

容易导致故事内涵不够深刻，叙事扁平化，易于

走向套路化、平泛化的死胡同。闫海田提到，比如

《奶爸的文艺人生》《重生完美时代》等作品，虽然

相较于传统现实题材小说而言，设定简单，写出

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但

因为刻意追求轻盈感，故事内蕴不够深刻，叙事

框架流于空洞和扁平化。还有些小说，设置小人

物重生、逆袭，一步步登上人生的巅峰，虽然读起

来很励志，但禁不起仔细推敲，情节上也容易失

真，流于“打怪升级”的套路。

虽然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勇于尝试将现实

题材与不羁的想象力相结合，但玄幻类网络小说

中独特的“中华民族想象世界”并没有被成功地

移植到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上。“穿越”也好，“重

生”也好，根本上都是小说虚拟人生的手段而已。

当下绝大部分小说，在想象力与现实之间只能顾

此失彼，“骨肉分离”，或者是过度玄幻、不接地

气，或者是乏味的消极写实，能兼顾想象力和现

实世界的好作品难觅其踪，将“超现实”网络文学

中激发出来的想象力与广阔的现实生活相融合，

还需要长久的探索和努力。

警惕创作中的“伪现实”

随着更多的网络作家开始聚焦现实题材，寻

求新的挑战，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良莠不齐的现象

开始显现，“伪现实题材”“伪现实主义”值得警

惕。一些作品披着“现实主义”的外衣，实则刷新

下限、题材重复、视野狭窄，表现婆媳关系一定是

一地鸡毛，表现职场关系脱不开腹黑和权谋……

创作者只停留在对生活肤浅的复刻上，没有深入

触及社会和生活的实质性问题和矛盾。

现实题材创作素材看似“弱水三千，俯仰皆

是”，其实创作中有很多难点。评论家王瑨谈到，若

跟在现实后面亦步亦趋，容易缺乏审美层面的观

照；若过度理想化，人物形象会失真……破题的关

键，首先要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有效观照。哪里有现

实的焦点，哪里就有表达的渴望，并应该有与之相

匹配的影像书写。抓住生活中的热点、痛点、难点，

创作才能产生观照现实的力度。网络文学现实题

材作品需要从生活中提纯和沉淀的，是静水流深

的现实，而非快意恩仇的“爽感”。中国作协副主

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对网络作家而言，强

调现实题材创作并非要求每个人像报告文学作家

那样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更

重要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在作品中融入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生活，抵达了生活，文学才更有力量。

不少学者还强调警惕网文创作中的“伪现实

主义”倾向。“一些网络作品尽管书写的是现实题

材，但其实只是使用现实的残片堆砌了看似真实

的故事，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故事逻辑都经不起

现实的推敲，这些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只能愈

发令读者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北京社科

院研究员许苗苗说。

为何“伪现实主义频出”？业内人士认为，市场

对网络文学中现实主义作品需求变大，但创作者

对“现实主义”的理念把握不到位，所以造成“现实

主义创作”变成“快消”现象出现。创作者能不能真

正体味生活是影响作品现实感的重要因素。宋方

金认为，所谓“伪现实主义”，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

吃透生活，没有贴近人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王兴东谈到，现实主义真伪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真

情实感，一个是虚情假意；一个是对生活的提炼，一

个是自己的主观臆造；一个展露人性恶，一个张扬

人性善。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强调真实、展现细节。

这要求创作者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只有把看到

和感悟到的时代变化和社会现象，通过生动的细

节展现给观众，才能具有现实的感染力。

评论家黄发有呼吁警惕网络文学泡沫化的陷

阱：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已经遍地开花，对于其后

续发展而言，质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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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 …

头顶桂冠，身披枷锁

“诺奖之后的莫言”自然成为与会者

发言的焦点。“一个‘头顶桂冠，身披枷

锁’的人”，作家苏童这样评价诺奖之后

的莫言，“他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把那只

手从枷锁里探出来，要把这个枷锁打碎，

要把桂冠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带

来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

力。“所以很多感受莫言有，我们没有，我

们只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想象他的

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写作真的不是

那么容易的。”

不容易的还有对作家自身局限性的

超越。首届吕梁文学奖年度小说奖获得

者梁晓声说，每一个作家都想要超越，但

其实“超越是很难的”，“我们读李白的

诗，读得多了，也会发现，气韵都是相似

的。我觉得，努力、认真地写作，保持心

态平常，就是可敬的”。

尽管莫言面临着这样一种别人无法

体会的处境，但很多评论家还是对诺奖

之后莫言的创作表示肯定。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认为，从2017年开始，莫言

恢复了活跃的创作，他依然保持着对此

时此刻的中国现实生活、对此时此刻复

杂经验的高度敏感。在评论家王尧看

来，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把莫言压垮，“从

某种意义上说，又激活了他”。

也有评论家注意到了莫言获诺奖之

后的改变——“平静、内敛、节制”。“莫言

的力道还在那里，他的近作，与其说不露

锋芒，不如说更加内敛、节制。他能说出

中国乡村的故事，以他特有的方式和特

有的真实”，评论家陈晓明说。评论家谢

有顺也从莫言近作中感受到“他比以前

更加平静，明显显得更加宽阔”。他认

为，莫言之前的写作是热闹、狂放、喧嚣

的，迫不及待，有很多话要表达。诺奖之

后，他的写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多了

一种平静感。他的写作，包括他看待世

界与自我的方式，变得节制与平静。

从乡村出发，写故乡人事

“新文学是从哪儿出发的？看上去

是从北京大学、从大城市展开的新文学

运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是从乡

村出发的。”批评家张清华认为“从乡村

出发的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它不

只是此次吕梁文学季的一个主题，它应

该也是新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中

国是农业社会，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

学家们很少写乡村，写田园诗时才会写

到乡村，几乎没有小说写乡村。新文学

推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是世界文学，中国

作家、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世界视野后

重新发现了乡村。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

其实就是乡村，他写得最生动最重要的

那些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

都是乡村人物。

“莫言也是从乡村出发的，他是当代

中国作家从乡村出发的一个代表性作家。”

张清华认为，莫言身上和他的文字

当中一直负载着家乡，他是从家乡走出来

的，负载着家乡的全部信息，负载着中国

农业社会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信息，走

向了读者，走向了世界。而评论家王春林

认为，“莫言对故乡人事的书写，其实在很

大程度上是在向鲁迅先生致敬，是在向以

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启蒙传统致敬。”

现在，乡村题材依然是莫言关注、书

写的主题。莫言获奖之后的作品，以回

忆故乡往事为主，与当下若即若离。陈

晓明从细部切入小说文本，《地主的眼

神》描写阶级斗争进入乡村后发生的矛

盾，凸显的是人世与人心，篇幅虽短，但

小说的时间跨度、历史感以及内在张力

十足，尤其是那种朴实的乡土味、生活

味，淳厚，意味深长。《斗士》可以看出莫

言一贯擅长表现的执拗的性格，乡村邻

里的恩恩怨怨和故事里的蹊跷被描述得

淋漓尽致。《左镰》是一篇力透纸背的小

说，力道在不经意间闪现。陈晓明说，研

讨这些文本，是理解莫言、当代文学重

建、当下乡土中国的一种视角。

王尧也认为莫言近些年的创作其实

从未中断过和故乡的联系。从其近作

《故乡人事》和其他作品来看，莫言重新

赋予了乡村斑驳陆离的生活和人文结构

以意义，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按照传统话

语权力的对立模式，也不是一种立于都

市对乡愁的缅怀。莫言能把乡土世界中

人文结构的复杂性寻找、呈现、还原出

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首届吕梁文

学奖非虚构作品

奖获得者王笛注

意到，莫言的作品

关注乡村，书写的

是乡村的历史和

革命年代、改革年

代疾风骤雨的命

运变迁。写历史

的人，很容易受到

历史的局限，文学

家通过他的眼睛，

通过他的思考，所

展示的那种社会、

文化、个人的经

历，实际上从另外

一个角度为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

本，为历史学家了解过去、了解中国乡

村、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依据。王笛认为莫言的作品不仅仅

是文学界要讨论的，历史学界也需要深

入讨论。

文体丰富，更倾向戏剧创作

莫言近年来的创作包括戏曲剧本

《锦衣》和组诗《七星曜我》（《人民文学》

2017年第9期）、小说《天下太平》（《人民

文学》2017年11期）、《故乡人事》（包括

《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三个短篇，

《收获》2017年第5期）、小说《表弟宁赛

叶》《诗人金希普》（《花城》2018年第 1

期）、小说《等待摩西》和诗歌《高速公路

上的外星人》《飞翔》《谁舍得死》（《十月》

2018年第1期）、歌剧《高粱酒》（《人民文

学》2018年第5期）、歌剧《檀香刑》（《十

月》2018年第4期，与李云涛合作）等，涵

盖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

莫言近来创作的小说与他过去长篇

小说铺陈狂放的风格相距甚远，与他过

去的中篇小说内力张狂也有所区分。莫

言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

讲奇人异事，颇有古代笔记小说的影

子。而近期发表的笔记小说，故事非常

简短，也颇有古意。陈晓明说，莫言的写

法内敛、含蓄，风格趋向于写实，文字极

为朴素。戏剧性既是文学内在性机制的

活跃因素，也是文学把握生活丰富性和

广阔性的外向视野，而莫言小说深得戏

剧旨趣，不管是场面还是细节，处处透着

表演性。莫言擅长从中国民间艺术中汲

取丰富的养料，也借鉴世界优秀文学艺

术经验，形成了他内涵丰富、有张力的表

现方法。

谢有顺说，莫言既吸纳了新文学的

要素，又接受了古代戏曲和小说元素，比

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比如很多民

间的说书作品，“他其实是把新文学的传

统扩大了的作家”，恰恰是对新文学传统

的扩大，成为今天莫言写作受到世界关

注的重要原因。张清华和王尧也将莫言

的笔记体小说创作看成是与中国传统文

化建立关系的意愿表达或者是对于人文

传统的恢复。他们认为，莫言通过自己

的想象，试图把笔记体这样一种小说文

体重新激活，过去莫言和民间的文化联

系更多，但是现在似乎又多了一个维度，

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和传统的文人之间建

立起联系来。

关于莫言的诗歌，评论家们认为，

莫言诗歌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叙

事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并且有一种强

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高速公路上

的外星人》《雨中散步的猛虎》等诗歌看

似是率性之作，但确实是写眼中所

见、心中所想，貌似脱口而出，杂乱

无序，却又妙语连珠，所谓诗性或者

诗句的关联逻辑走的都是点石成金和

随机应变的险棋。

评论家们把目光更多放在了戏剧

上。陈晓明认为，《锦衣》这部戏剧作品

元素丰富，莫言深谙中国民间戏剧的门

道，兼通欧洲戏剧之精要。莫言以小说

笔法入戏剧，由人物性格带动情节发展，

显示了莫言将小说与戏剧两种艺术杂糅

交合的艺术才能。戏剧剧本《高粱酒》对

原小说作了较大改动，基本格局未变，于

占鳌多了一点滑稽色彩，戏剧性和表演

性因素都十分充足。王春林认为民间化

是莫言戏剧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锦

衣》。他认为当代文学史存在一个明显

的缺陷，就是去戏剧化，从这个意义出

发，莫言坚持写戏剧，首先有一种文体平

等的意义。虽然形式上是借助了戏剧这

样一种本土化、民间化的文学文体，但是

它非常深刻地传达出了现代启蒙的精神

价值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

在李敬泽看来，莫言选取戏剧这种

文学形式，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深思

熟虑的艺术考量，莫言可能通过这样一

种人间戏剧的路径重返文学现场，戏剧

这种文体更有利于回到乡土，回到大地。

返乡：重构与超越

莫言诺奖之后的“返乡”意识似乎更

加明显。这不只是世俗伦理上的亲情式

的返乡，也是现实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

的返乡。张清华认为，当莫言回到故乡，

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现实，因为现实不是

盛大的“夹道欢迎”，现实是非常真实的

日常生活，包括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每当他回到故乡，他就会找回这个现

实。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李师东

说，故乡是莫言的精神家园，他从中找到

立足点，能够让自己沉下心来写作。实

际上还是在重写自己的过去和认知。

“莫言在酝酿第二次革命。”苏童说，

莫言进行了诗歌、戏剧、小说上的诸多尝

试，他在重新摸索，再次出发。但乡村依

然是莫言的根据地，依然是他精神的着

迷点。谢有顺认为，莫言在观察、书写乡

村的同时也试图在超越乡村。莫言是一

个精神体量庞大的作家，他的近作体现

出了他宽阔、庞杂的视野，他的整个精神

气息也透露出来了。有了这种精神体

量，才会有一种更大的格局。一个作家

最终能否走得更远，主要取决于他是否

有那种压抑不住的、能让人体察到的庄

重之心，这份庄重之心会让作家将自己

作为审判的对象、被观照的对象，写出大

的作品，而且整个写作格局还会更大。

莫言是有庄重之心的作家，诺奖之后，他

也一直在谋划大的作品。

最后总结时，莫言说，一个作家所有

的感受，实际上都来自于他的写作。一

个作家如果在某个方面跌倒了，爬起来

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笔写作。莫言还是那

个讲故事的人。

网络小说的“金手指”

能否激活现实题材新的想象力？

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李英俊 …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莫言在 2017、
2018年井喷式发表了一批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作品。诺奖之后，莫言的创作心态如
何？这些作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首届吕梁文学季，举行了“诺奖之后的莫言”研讨会，
文学界对莫言的关注从获奖话题逐渐转向作品本身。正如首届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诗
人欧阳江河所说，“莫言获得诺奖时才57岁，写作生涯还很长”。

“不要将现实题材与现实
主义混为一谈。现实题材是指
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及人
物故事是现代的、当下的。它
既可以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
也可以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现
实主义可以写现实题材，也可
以写其他题材。”


